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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至 3日在昆明召开的 2023年
“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云南
第一次召开的有关杨升庵研究的一次
盛会，这次由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
云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
联合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大理大
学以及昆明学院、保山学院的文学院或
人文学院共同举办的研讨会，吸引了来
自四川省杨慎研究会、云南传统蒙学研
究会、云南省社科联、北京语言大学、湘
潭大学、云南中华文化学院、内蒙古师
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
构的专家学者 100余人参加，可谓盛况
空前，亮点频出。

生活在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人称
“杨状元”的杨升庵，一生坎坷，几度浮
沉。但因“大礼议”事件导致的流放云南，
却因祸得福，最终成就了“一代文宗”。在
中国古代，谪戍文化是一种独特而“教外
别传”的人文风景，几乎所有成为“文宗”
或文化泰斗的人和事，或多或少都与谪
戍有关，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韩
愈、柳宗元、苏东坡、滕子京、朱熹、王阳
明……无不如此。“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
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中其实为谪戍文化点亮了

“龙眼”——它就是深系于一代代古代文
人士子身上的“忧乐”观！

在谪戍文化中放出最耀眼光芒的古
代文人的代表首推苏东坡与杨升庵。对
于前者，我们的关注和研究蔚为大观，而
对于后者，我们的关注和研究则远远不
够。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还找不到一部
点校精良、可信度高的《杨升庵全集》，虽
然对于杨升庵的研究来说，近年来已取
得了不小的成就，比如搜罗不全但毕竟
面世的各种版本《升庵全书》，王文才的
《杨慎学谱》、倪宗新的《杨升庵年谱》、张
德全的《杨慎传》等也颇受学界好评，杨
升庵故乡四川新都成立了省级的杨升庵
研究会，而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雷磊主持整理、编校的《杨升庵全
集》已基本完成有望在近年出版……但
对于著作宏富、成就多元、令人高山仰止

的“一代文宗”来说，这些工作和成就还
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三迤大地是成就“一代文宗”杨升
庵的文化宝地与福地，没有到云南的千
里谪戍，就不会有如今面貌的“杨状
元”。让人遗憾的是，云南虽也不乏单项
或零星的杨升庵选集或评传、研究文
章，但零零落落，不成气候，作为升庵故
居的昆明升庵祠，其展览形式与内容居
然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的水平，著名杨升庵研究前辈陆复初先
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步整理
和内部印刷的一套《杨升庵全集》，居然
被人借故全版销毁了。到目前为止，云
南没有一家杨升庵研究学术团体，杨升
庵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是远远达不到“德
位相配”的地步的。

令人欣喜的是这次应运而生的“杨
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散发出
的是一种对“一代文宗”研究和弘扬的新
气象。2日的研讨会上，云南大学林超民
教授以《人在天涯 忘却天涯——杨升庵
的不幸与云南的大幸》为题，讲述了杨升
庵在云南流放岁月履迹中投掷出的增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意义，他引
用李一氓先生的话说：“升庵功业，当以
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
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融化，对中华民
族的成长有贡献”；云南中华文化学院陈
友康教授从写韵楼咏杨升庵诗中得出

“名贤遗迹对人有显著的感发、净化和升
华作用”；湘潭大学雷磊教授以升庵的张
含诗歌批评为中心，对明代学杜（甫）诗
歌的“夺胎换骨”法进行分析，颇有见地；
云南大学成联方教授陈述了杨升庵谪戍
云南时期的碑帖学研究成果；黄淮学院
王耿《火把节来源考：基于对杨慎诗歌的
考察》从《礼记》等各种典籍和记录中对
比、分析认为，杨升庵认为的火把节即星
回节是正确的；陈庆江、高云翔与杨园分
别以《徐霞客滇游追寻杨升庵踪迹考》
《升庵诗中的“滇海”地理意象探析》以及
《杨慎的<文心雕龙>之学》为题，展开了
杨升庵研究的多维研究领域的阐述……
主旨发言交流中，昆明学院姜晓霞、保山
学院吴臣辉、大理大学杨增良、丽江师专
杨林军、昆明理工大学欧阳聪权、云南民
族大学茶志高、西南林业大学李国新等

20余名学者围绕杨慎的文学、诗学、书
法、文献整理等与云南文化的关系等话
题作了分享，让与会者充分感受到杨升
庵研究的广度、厚度和深度。

诸葛元声在《滇史》中曾经评价杨升
庵到云南后的人文景象说：云南“英华并
起，几埒中州”，杨升庵与云南文化的相
互影响于兹可见一斑。在云南文化尚沉
睡于中华西南边陲的岁月，杨升庵是一
道掠过三迤大地的一道寂光，它惊醒了
高原红土地上的文化之神灵，山水、人
物、历史、图腾……而这一切丰赡、美丽、
神奇的文化资源，又赋予了杨状元独标
异帜的文化风流，并因之而传扬于九州
大地，杨升庵与云南是一种伟大的相互
成就，一幅雄浑且壮丽的文化织锦图！

学术主持人范建华、段炳昌、纳张
元、董洋在研讨评议阶段总结道：杨升庵
以及杨升庵研究是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容
忽视的重要课题，目前，全国的杨升庵系
统研究已经起步，云南也已先后有一批
学者认识到杨慎研究的重要性，但杨升
庵整体研究与系统研究总体上还处于初
级阶段，还需要重视杨慎的全方位价值
的挖掘，尤其是对云南而言。本次研讨会
的总策划张昌山教授最后对研讨会进行
画龙点睛式的总结：这是一场致敬杨状
元的盛会，老中青三代的八方来宾、专家
为研讨会奉献了杨升庵研究的最新成
果，云南的学者们也在盛会中展现了自
己的学术成就；一场研讨会营造了杨慎
研究的好氛围，开启了杨慎研究的新境
界，这具有全国的意义，云南学者要不负
历史使命，做大做强杨慎的相关研究。

3日，与会者携着“杨升庵”符号的遗
韵走进西山高峣升庵祠，追寻那颗曾经
照亮中国文化版图一隅的明星。据悉，“杨
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今后将每年举
行，这是彩云之南继弘扬“徐霞客与云
南”文化后，又一项具有影响的文化新旅。

杨慎即杨升庵是推动云南文化发展
的一个新符号，学术带动文化繁荣，推动
旅游发展，这是传承中华文化、讲好中国
故事的新时代的新风尚——让杨升庵与
云南在新时代灿发出熠熠光芒，我们拭
目以待！

研讨杨升庵研讨杨升庵

一

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创作的话剧《魁阁时代》，是一部以魁阁
时代中的费孝通为叙事焦点、同时牵连
出了云南乃至于中国社会学精神的话
剧作品。

作品的故事脉络颇为明了，由于日
军频繁轰炸，社会学的研究中心被迫转
移到了昆明呈贡的魁星阁——在这里，
费、陶诸君遇到了一系列在书本上未曾
记录、但是在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了的
难以裁量的案子，其中最典型的，是一桩
发生在乡村的“通奸案”。

案件的内容非常典型，即奸夫淫妇
通奸，但是审判案件的过程却耐人寻味：
按照乡村宗法，自然是通奸者有罪，而捉
奸者无罪，不过按照其时的“法律”，通奸
者虽然有违道德却并未违法，但是捉奸
者出于愤怒从而痛殴通奸者，却实实在
在地犯了法。因此在这一案件中，乡村社
会的宗法与现代社会的法律产生了对立
性的法理冲突，如何裁定这一案子，既关
乎法理学本身，更关涉着“乡土中国”这
一更为宏大的命题。

随着情节的展开，更多的类似问题
也随之显现。比如，在这一案件中，如何
看待代表着“绅”这一阶层的“地主”？一
方面，他们固然是社会中掌握生产资料
的剥削者，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维系了
传统乡村最基本的运行秩序，从通奸案
中乡绅的裁决比法律的裁决更得民心即
可见一斑。再比如，如何裁定乡土中国里
的“匪”这一群体？尽管“匪”是传统中国
社会生活中以武犯禁的一类群体，但他
们在犯禁的同时，也参与了传统中国基
层秩序的构建，换言之，在主流官僚秩序
无法下沉到的底层社会中，“匪”反而能
够建立起道统以外的另一种“道”。

于是，从通奸案开始，一组复杂的
“乡土中国”社会结构便形成了，“官、绅、
匪、民”构成了这一社会结构的运行要
件，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必然要正视这
一乡土社会结构的客观存在，但与此同
时，中国也必然要拥抱现代文明，于是这
一社会结构必然也要继续发展、进阶变
革。可如何发展，又如何变革，从乡土中
国的起点出发，我们又如何走向真正的

中国式现代化？剧中提出的这一系列问
题，也是萦绕在剧中学者、更是今日学者
心中的重要问题。

当这样的命题在剧中被提出、被讨
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清楚——话剧《魁
阁时代》不仅仅是在演一段关于魁阁学
人的故事，其内涵更是指向了深刻的社
会学精神，昭示着中国社会学之专业学
科建设的根基及其根本追求：从实践调
研出发，实事求是地理解现状，在此基础
上不断探赜中国发展的道路。

二

当《魁阁时代》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
长区间表现出了上述追求的时候，学术
的精神便如河流一般自然地流淌出来
了。当此时，所有在场的观众，只要他/她
敬畏无涯的学海和学问的殿堂，便一定
会心头温润、眼含热泪，在亚里士多德看
来，这种情感叫“陶冶”。与此同时，这种

“陶冶”不仅作用于观众，更作用于参加
扮演的演员——当表演者走上舞台，进
入规定情境，他们似乎完成了与前辈圣
哲的人格组接，人格向度的组接会带来
行为向度的影响，于是《魁阁时代》“陶
冶”的持久性尤为显著，具体体现为：

一、对于社会学人群体的人格培养。
从《魁阁时代》这一剧目来说，它的存在
理由是社会学，因其本身就是一部社会
学人创作给社会学的“情书”：通过“乡土
中国”这一词汇作为贯穿理念，虽以费孝
通为核心人物，展示的却是中国社会学
建设内生性的驱动力。从这个维度来看，
当社会学人群体面对这一戏剧文本的时
候，尤其是面对剧作中那些脚踏实地的
沉着、针锋相对的辩难、不忘根本的良知
和面向未来的情怀，他们人格深处的责
任感被自然而然地唤醒，一种人格意义
上的共鸣随之产生。这既作用于观众，更
作用于创演者，《魁阁时代》的剧组成员
几经迭代，其中每一次迭代，都像是一种
学术人格的传承——传承的最初来源，
是费孝通、陶云逵等学人前辈，而传承的
未来，则如浩渺河川，连绵不绝……就在
这样的代代相继中，一段属于社会学的
历史和寓言被反复书写和强化，最终，会
沉淀在这一学科的集体人格深处。

二、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启悟。

《魁阁时代》是一部以社会学学者群为描
述对象的话剧作品，如果仅限于此的话，
它也只不过是一部小众作品，但是事实
证明，《魁阁时代》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
影响。因社会学人亦属于知识分子人群
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学学者群体日思夜
想的重大命题，同时也正是中国知识分
子群体同样关切的重大命题，因此，费孝
通等人的对话、思考、辩难、实践，这些行
动也同样触动乃至于启悟着中国知识分
子的心灵，在抗战离乱中虽居陋室却由
此更能体会生命苦难和民族危亡的魁阁
学人群体，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心
灵及人格的一部分。正基于此，《魁阁时
代》足以走出社会学的学术圈，进入中国
知识界的人格场。

三、对于“人”本身的人格强化。如同
费孝通关注的是完整且立体的乡土中国
一般，《魁阁时代》的关注对象也是完整而
立体的，它不限于社会学人群体，也不局
限于知识分子群体，正如剧中还为我们展
示了官、绅、民、匪等不同身份，其实质是
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社会模型，包含了总体
意义上的“人”的总和，从而形构了“社
会”。现代中国的道路要靠谁来走？构建未
来的探索要靠谁来实现？仅靠学人群体是
不够的。究其根本来说，传统中国的“士志
于道”终归是少数人的特权（尽管表现为
责任与担当，但在根本上是不平等的），而
要走出真正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则要依靠
整个社会的群体性力量，于是这就引向了
更大范围的群体人格——即“人”本身的
集体人格强化，学术传承、民族复兴、国家
发展，最终是落实到群体的多数人，而非
个体的少数人。从这一点看，《魁阁时代》
具备了启悟群体人格的艺术潜力。

三

《魁阁时代》是一部思辨剧，它思辨
的不仅是专业建设和人格培养，还关涉
着更为宏大的命题，即国家发展。有意思
的是，《魁阁时代》并没有单纯为了歌颂
费孝通以及社会学、从而只选择了一种
国家发展的路径进行表述，剧中的“思
辨”极具意蕴，思辨，意味着不同观念的
讨论与交锋，而这些不同观念，就是不同
角度的国家发展观。

首先，当然是以费孝通等人为代表

的——从乡土中国的实际情形出发的发
展观。对此，剧中的表述是：正视乡土中
国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改造传统中
国的社会结构，将官、吏、绅、民乃至于匪
进行改造，将官吏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
公务员，将地方乡绅改造为地方的民意
代表，以此推动中国从前现代迈入现代，
进而实现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升维。

其次，则是以与陶云逵发生激烈论
争的许烺光为代表的西化发展观。许烺
光以一种否弃乡土糟粕的态度表明，西
化是中国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经之
路，尽管在此过程中会付出代价，但那也
是必要的代价。这当然是一种激进式的
发展路径，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
西方还是东方，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
所认定的“发展—代价”路径不止一次地
发生过。

再者，还有以质疑过官绅阶层、也挑
战过士绅阶层的联大青年为代表的革命
发展观。如果说，许烺光的态度是激进地
以西化作为国家发展观，联大青年则是
旗帜鲜明地以革命作为国家发展观，在
剧中，联大青年态度明确地对费孝通的
地主阶层论提出质疑，认为阶层不能代
替阶级，而只有通过打碎一个旧中国的
方式，才能彻底重建一个新中国。

于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辩论就
此开启了——可以说，作品的一开始就
是辩论，到了终局，依然如此。事实上，对
于创作者而言，辩论的过程也许比辩论
的结论更有深意，如果将讨论作为戏剧
动作的基本框架，这一并未得出明确答
案的讨论预示着《魁阁时代》的戏剧行动
并未终结。未终结的行动和未明确的结
论，正形成了一个隐喻，即关于中国式现
代化的探索——正道在途中，这是一个
充满可能的未来，也是一个充满期待的
未来，行动并未终止于舞台，而是延续到
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未来正徐徐展开，
如同这一尚未完成的戏剧动作一样。

或许这也正是中国发展道路——国
家发展观的意义所在吧。

《魁阁时代》：
关于专业、人格、国家的“三观”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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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雾抄》是止庵
的第 14本随笔集。他
之前的 13本集子，我
都买来读过，且写过
一 篇《止 庵 文 集 识
小》。当代作家中，止
庵是我一直关注且喜
欢的。我读他的第一
本书是《六丑笔记》，
记得是在南京图书馆
的开架阅览室里借到
的，当时只是觉得书
名比较奇怪，写的内
容也是我喜欢的方
面。20多年过去了，我
从他的一位读者，变
成了与他相识的忘年
交，他的书，也一直关注着。他曾送给
我两本书，一本是朋友介绍我与他认
识，在三联书店附近，赠我一册《如面
谈》；另一本是我去他家中拜访，他赠
我一册刚刚出版的《茶店说书》，还特
别赠了一叶自印的藏书票。我后来编
《中国随笔年选》，他是我遴选随笔最
多的一位，总计大概有六七篇。有一
年，他的著作《惜别》出版，我选了其中
一章《母亲与读书》，有次在人民大学
的一个新书讨论会上，他告知这篇并
非全书最佳；由此他也多次推荐新作
给我，其中便曾给我发来著作《画见》
中的章节《画廊故事·女人（一到八）》，
似乎那时候他还没有决定将这本书命
名为《画见》。他还发来过一篇《我的父
亲和他的诗》，收在这本《苦雾抄》中。

《苦雾抄》首篇为《春夜讲唐诗
记》，刊发在2020年《文汇报》的“笔会”
副刊上，我倾读之下，便是十分喜爱。
当时新冠疫情肆虐，止庵在文章中说
他宅在家中，晚饭后给家人讲解唐诗，
每次选一家之作的四五首，或绝句，或
律诗，或古风。《春夜讲唐诗记》共谈了
5位，分别为王昌龄、贾岛、李贺、杜牧、
陈陶，其中贾岛有两首诗，李贺有两首
诗，每首诗谈一段，有点札记的意味，
想来应该是从众多读诗笔记中摘选
的。我非常喜欢他谈陈陶的《陇西行》，
觉得意思很尖锐，似乎有暗讽的意味。
他在文章中写道：“累累白骨散落在荒
凉之地，‘春闺’也分布于天下各处。这
正是此诗震撼人心的地方。”又写道：

“哪些春闺梦是暖暖的、长长的，太阳
升起犹迟迟未醒，同一个太阳也照耀
着具具白骨，而这曾是一个个年轻、强
壮、用‘貂锦’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将士。
一具白骨，对应一位梦里人，一处春
闺。”《苦雾抄》还有一篇随笔《我与树
与花》，刊发在 2021年《文汇报》的“笔
会”副刊上，发表时还配了他家院子里
一棵紫薇的彩色照片。这篇文章我也
拟选在年选中，但这个选本的项目突
然终止了。当时颇有一种特别的遗憾。

《春夜讲唐诗记》近于随笔，写自己
的随感和读诗的札记，并不一定周全，
但一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我与树与
花》则应属于散文，叙写自己的故事，有
着特别的生活体验。《在雪国重读〈雪
国〉》，乃是他在日本寻访小说的故事发
生地，并在此重读的札记，也是很有意
思的。《关于李长声》《与友人谈游记书》
等文章，大多属于这类随笔，写自己的
对人与事的见识，多不流俗。而《我所见
到的奈保尔》《夏目漱石的几处遗迹》
《北京故事》《喝茶》等，则属于叙事散文
了。《苦雾抄》中还有几篇，诸如《周作人
与希腊神话》《周作人与汤尔和》《张爱
玲文学的与众不同之处》等，接近于学
术论文，写得十分周密，但文章娓娓道
来，不觉得生硬。尤其是前两篇，乃是有
新材料，亦有个人见识，写得抽丝剥茧，
颇见功力。止庵的诸多文集，每个集子
都会收录几篇谈周作人与张爱玲的文
章，这是他下功夫最深的两位作家，也
最能使文集显得有分量的地方。之前写
张爱玲的文章，已经汇编成了一册《讲
张文字》，但这两篇并没有收录。他谈周
作人的文章，如果汇编成册，那一定是
很厚的一本著作。

在《苦雾抄》中，也可见出止庵的
写作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

随笔，多介于文学评
论与文学论文之间，
诸如谈庄子、唐诗、周
氏兄弟、张爱玲，以及
他感兴趣的一些中外
作家作品，后者大体
以中国现代作家和西
方现代经典作家为
主；另一则是谈日本，
上述《关于李长声》，
谈的其实是“知日”这
个问题，还有谈川端
康成，以及他在日本
参观作家故居的事
情，这个爱好在他的
日记体作品《游日记》
中体现比较明显；还

有一个则是谈北京，此书中收录的《我
怎样写〈受命〉》《北京故事》《喝茶》《生
火》《我与树与花》等，都与北京有关的
话题，也都与他的长篇小说《受命》相
关。止庵的长篇小说《受命》写的是 20
世纪 80年代的北京故事，我很喜欢这
部小说，说来很喜欢止庵在小说中营
造的那种特别的氛围，读来很有种代
入感。后来我想这与止庵的写作方式
有关，他的小说写得也很像随笔，有些
追求废名的小说《桃园》的意思。止庵
还有一个爱好便是看电影和观画，前
者似乎很少写过东西，记得只写过一
组谈电影与文学原著的文章，收在他
的随笔集《拾稗者》中；后者则有一种
随笔集，分别为《画廊故事》和《画见》。

在《苦雾抄》中，还有一个很值得
注意的地方。止庵在文章中数次阐述
的一个观点，便是对于信息泛滥时代
写作者的思考。在《关于李长声》中，他
这样写道：“如今在互联网上，信息的
更新较之过去迅速得多，信息的查询
也便利得多。对于一位作者来说，写作
到底因此变得容易了，还是困难了；应
该多写，还是少写；有些内容需要写，
还是不必再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信息爆炸’之际，只有真正属于个人
的声音才有可能不被淘汰。那种仅仅
依仗语言优势的‘编译’，同样很容易
被替代。”在《我怎样写〈画见〉》中，他
亦写道：“从《画廊故事》到《画见》，差
不多隔了 20年，其间最大的改变是网
络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
置。从网上轻松地就能获取信息，譬如
画家的生平逸事，美术史上的相关介
绍之类，照搬这些东西放进书里——
不妨称为‘代人百度体’——毫无意
义，也毫无价值。或者要说，这样写也
无妨，总归有人懒得去查。对此我更难
以置信，连网都懒得上的人，怎么会有
精力读你的书，而且还要花钱去买。所
以，如果不写一己之见就根本没必要
写书。”文章《与友人谈游记书》中，也
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其实，在止庵的上一本文集《风月
好谈》的序言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

“我刚开始写作时就想：世上已有那么
多文章，为什么还要再写呢，一篇写完
或多或少总要道出他人之所未道，或
大或小总得消除某个疑问罢。到了互
联网时代又增添了新的想法：网上可
以轻易查到的东西，为什么还白费力
气写成文章呢，有了Google或百度，我
们应该写得更少才是。”由此，忽然想
到止庵在文集《苦雾抄》的序言中所写
的一段话：“距前一本《风月好谈》出版
已过了5年多，区区十万字竟写了这么
久，甚矣吾衰矣。”当时读这段文字的
时候，印象很深。若仅仅以随笔写作为
例，这5年时间，他写得确是少了。后来
想想，这便是典型的止庵式的自谦，乃
至傲气。因为在这 5年时间里，他写了
一本随笔集《画见》，又写了一部长篇
小说《受命》，还整理出版了一册《游日
记》，再加上这册随笔集《苦雾抄》，不
算其他编订的作品，成绩也算是很不
差了。待读了《苦雾抄》之后，觉得相比
过去，他的写作内容更为丰富，类型更
为多样，而态度也更为审慎和清醒，这
倒是给包括我在内的当今写作者一个
启发。这也可能是我持续关注止庵的
一个理由。

品藻录

我读《苦雾抄》
朱航满

著名油画家胡道昌主题画册《大画
西藏》日前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
行。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书法
家沈鹏为画册题词。

这本主题画册一共收录了画家的
210 幅新作，表现了西藏自治区 7 市
（地）、74县（区、市）的代表性景观景点，
从巍峨壮丽的雪山奇峰到湛蓝的江河
湖泊，从文物古迹建筑到藏民的幸福生
活场景，画家通过自己独特的眼光和创
作风格，系统、全面地展现和诠释了大美
西藏的人文和自然风景，令人赏心悦目。

胡道昌，江西瑞金人。20世纪80年
代开始油画创作，师法自然，其创作作
品均为实景原创，准确传神，其画风被
誉为中国旅游画派，其现任中国旅游画
派艺术馆馆长。胡道昌曾于 1993年入
滇15年，并被大美云南神奇、秀美的风
光所吸引，他以云南的自然生态、人文
风光为主，先后创作了 2000余幅油画
作品，先后出版了《罗平风光》《会泽揽
胜》《玉溪画中行》《高原净土大山包》
《秘境师宗》《今日官渡》《石屏风光》《红
河风采》等主题画册。 郑千山

《大画西藏》出版

本期聚焦

追寻“一代文宗”杨升庵的
文化星光

——2023年“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郑千山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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